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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 我 红 玫 瑰
(四  幕  剧 )



剧  中  人

布莱敦太太

阿亚孟·布莱敦 , 她的儿子

依艾达

蒂姆普娜

芬鲁拉

布莱敦同屋的邻居

谢拉·穆尔宁 , 阿亚孟的爱人

莫尔家的布兰伦 , 几间破房子的房主

一歌手 , 一个嗓音很好的年轻人

鲁瑞·俄巴拉可恩 , 一个热情的道地爱尔兰人

马尔加尼 , 一个嘲笑一切神圣事物的年轻人

克林顿牧师 , 圣柏纳帕斯教堂的牧师

塞米尔 , 教堂看守

芬格拉斯巡官 , 骑警队的巡官 , 克林顿牧师的教堂守卫

男甲

男乙

男丙
住在布莱敦家隔壁的邻居

道沙德

法斯特 圣柏纳帕斯教堂委员会的委员

点路灯的人

铁路工人甲

铁路工人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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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   景

  h第一幕———布莱敦家两间一套的住房。

  第二幕———同。

  第三幕———都柏林街头 , 靠近利菲河上一座桥梁的旁边。

  第四幕——— �圣柏纳帕斯基督教教堂前的一片广场的一角。在

这一幕中 , 闭幕片刻以表示几个小时的间隔。

  时间———不久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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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幕

    @〔景 : 贫穷的工人区里两间破旧住房的前屋。曾经用白灰粉刷过

的墙壁 , 现在已经变成如铁锈似的暗黄的颜色。台后偏右是通

向大厅的正门。壁炉在右墙的前边 , 这时那巨大的老式的炉栏

中正点燃着熊熊的火。屋子的中间是一张古老的乌木色的桌子 ,

桌子上立着一盏单灯芯的油灯 , 由于油的质量不好 , 灯罩已经

有些熏黑了。桌子上放着几本书、还有一些纸、几根颜色粉笔、

一支笔和一小瓶墨水。左墙靠里面有一个门通向里屋。靠近这

个门边是一张看来像是陈旧的马毛呢沙发。沙发的一头放着一

卷叠得非常整齐的床单和毯子 , 表明在夜晚这沙发被当作床使

用。正门的左边靠近后墙是一个剧团巡回演出时所使用的大藤

筐。在这个门的另一边是一张普通的厨房用的碗柜 , 因为碗柜

的上层摆满了一大排书 , 许多盆盆罐罐都放在了柜顶的架子上。

那些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。在大藤筐那

边的墙头上 , 钉着一张颜色鲜艳的带有孩子气的粉画 , 看意思

是临摹的弗拉·安几利柯的那幅吹着弧形的金喇叭的天使 ; 在这

幅画的旁边是很小的一幅带色翻印的康司塔伯的 《玉米地》。再

往后一些 , 这面墙上还有一面又高又大的窗子 , 上窗口几乎已

经接近天花板了 ; 如果站在这个窗口 , 就可以看见一个带横牌

的铁路路标 , 时常发出绿色及红色的光亮。在这个窗子下边一

条粗糙的板凳上 , 并排摆着三个饼干盒子。一个里面种着天竺

葵 , 另一个种着麝香葵 , 还有一个种着樱花。天竺葵的花盘特

别大 , 闪闪地发着光。金色的麝香葵的管状花朵 , 色调轻快 ,

而既大而鲜艳 ; 樱花的紫色的花盅四周环绕着如蜡一般的白色

的长萼片 , 简直显得如同白星海芋一样大。这些红色、金色和

紫色的花朵使得这极其寒伧的房屋里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派。有

时 , 从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 , 紧跟着又是一阵车头拉着重载

的货车开动时发出的那种强烈的噗噗、噗噗声。屋子里随便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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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一两把椅子。

    〔这是一个仲春的黄昏 , 已经是天色应该暗下来的时候 ; 由于

满天云彩 , 而且这个城市此时正下着一场大雨 , 屋子里因而显

得有些更暗了。

    〔幕启时 , 阿亚孟和他的妈妈呆在屋子里。阿亚孟的身材高大、

魁伟 , 他大概二十二岁 , 深棕色的眼睛 , 一头本来很难梳顺但

也梳得非常整齐的浅色的头发。他的脸 , 很容易使一个细心的

观察者想到他一个相当漂亮、意志坚定、喜爱思考和性情和善

的硬汉子。他妈妈年近五十 , 棕色的脸 , 闪着光的黑色的眼睛 ,

面颊和眉宇之间透露出因为长期工作劳累、为生活进行挣扎的

痕迹。她穿着一件紧贴在身上的黑色的上衣 , 衣服上有几块补

得非常整齐的补钉 , 下身是一条略略有些褪色的深蓝色的裙子 ,

脚穿一双高底靴。这时候 , 一件蓝色天鹅绒的镶着银色花边的

大氅罩住了这一切。她此时坐在一把厨房椅子上 , 上面铺着一

块深红色的非常破旧的布垫。

    〔阿亚孟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绸面紧身上衣 , 外罩一件无袖的红

天鹅绒罩衣 , 罩衣边上露着白色的皮毛。罩衣后边垫得非常高 ,

使他的两肩之间如驼背似的鼓起了一大块。一条深绿色的长带

斜过他的胸前 , 上面挂着一个剑鞘。他手里拿着一把带横柄的

长剑 ; 头上一顶黑色的毡帽 , 窄窄的帽檐向上卷着。帽上围着

一条黑带子 , 顶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。他下身穿着一条很

厚的黑色灯芯绒工作裤 , 脚下是一双笨重的带铁钉的靴子。她

和他这时正紧张地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。

布莱敦太 @太  (对阿亚孟耳语 ) 她走了 ; 我想肯定又是想借点儿 什

么。住在这个依靠老天保佑的大楼里 , 他们一天就想到

借这个借那个的 !

阿亚孟  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账东西 , 滚她的吧 ! 方才有人敲门的

时候 , 我们正弄到哪儿啦 ?

布莱敦太太  我正想说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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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是的 , 还有这以后无数更多次的杀戮 ,

    啊上帝 ! 请宽恕我的罪恶 , 同时也请上帝宽恕你 !

阿亚孟  (看着地上 ) 哦对了 ! (他念诵——— )

    怎么 , 蓝开斯特的充满野心的血液竟然也会流向地下 ? 我还以

为它一定会向上飞腾。

    (他举起剑来 , 凝望着它)

    看看我的宝剑正如何为这个可怜的帝王的死在悲泣 !

    哦 , 让这一切妄想使我的王室毁败的人们 ,

    永远也不免流出这样深紫色的血泪 !

    如果这里还留存有一星星的生命 ,

    (他向地下剌去 ) 去吧 , 到地狱那儿去吧 ; 告诉他们你是奉我

的差遣 !

    〔有人用手轻轻地敲着门。阿亚孟和布莱敦太太马上又一声不

响呆呆地在那儿听着。一个因年老而变得沙哑的男中音嗓音在

门外讲着话。

门外声  屋子里有没有 人 ? (当阿亚孟轻轻走过去用背抵着门的时候 ,

外面的人又使劲敲了几下。) 里边———里边是 不是有 人在 走

动 , 还是这间倒霉的破房子里根本没有人 ?

布莱敦太太  (耳语似的 ) 是 莫尔 家的 老 布兰 伦。他 今 天已 经 来

过一次了。他是要收那几间破房子的房租 , 他还要听别

人说说 , 把他的那些钱存到爱尔兰银行里到底牢靠不牢

靠 ?

阿亚孟  (警告地 ) 嘘嘿嘘 !

门外声  没人回答 , 哎 ? 可我刚才还看到窗子里还有亮儿。或许

他们出去了。上天保佑 , 我希望他们是真的出门了 ; 要

不然 , 一个邻居来敲门他们连理都不理 , 那可真有些太

差劲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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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〔门外传来一个人走开的脚步声 , 接着完全沉寂下来。

布莱敦太太  他 走 了。每 当到 收 房 租 的时 候 , 他 总显 得 非 常 起

劲。我真不知道 , 一个人 , 有他那么些钱 , 怎么会住在

这样简直和这里差不多的两间屋里 , 并且还住在这条街

上。他原本只是个老油漆匠和裱糊匠 , 饿着肚子积攒下

一点钱 , 靠使巧弄乖买下了几间破房子 , 粗粗地粉刷一

下 , 随你住在里头有多么的不方便 , 他最高的房租照收

无误 !

阿亚孟  我只盼望他这个时间离开我越远越好 , 别来麻烦我。我

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想想 , 更重大的事情要做 , 可没有

时间去为那老糊涂的痛苦而操心 , 他是总担心他那几文

钱会被 人 抢 走 了。话 又 说 回来 , 他 还 不 算 是 一 个 吝 啬

鬼 , 每逢到圣诞节的时候 , 他总给孩子们买些玩具 , 星

期天他放在教堂募捐盘里的钱也总不少于半个克朗。

布莱敦太太  那他是会这样做的 !

阿亚孟  他刚才来的时候说些什么 ?

布莱敦太太  哦 , 他说的还是那几句老话 , 问我觉得爱尔兰银行

是否可靠 ; 叨咕一阵哪些人还没有付房租 ; 又说明天就

是他的生日了。

阿亚孟  (望着那把椅子 ) 我要想法儿借点儿钱买一把带有扶手 的

椅子 , 还要想办法把扶手涂成金黄色 , 好让它摆在“ 养

性堂” 里也象那么回事 ; 我还要把椅背油漆一番 , 用一

长薄薄的硬壳纸 , 上面 画上 蓝开 斯特 家的 纹 章红 玫瑰 ,

这样它就可以象是一个帝王的宝座了。

布莱敦太太  格罗期特公爵杀死皇帝的那场戏一定要演好了 , 整

场戏要体现得气派非凡。

阿亚孟  是这样。只是因为 他们 听到 有关于 莎士 比亚 的许 多话 ,

他们就对他非常 害怕。 他们 认为 自已 非常 无 法理 解他 ,

其实 , 他和 每个 人 都 一 样 也是 天 国 的 一 部 分。 不 久 以

后 , 我要让他在公共酒馆里陪着他们一同喝酒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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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莱敦太太  我可不知道把莎士比亚搬到演唱会上去到底可不可

以。

阿亚孟  不行也得行。只希望享利王别那么指手划脚的 , 总那么

拿手在空中乱锯 , 把他自己的热情全部撕成碎片了。那

个老笨蛋看过别 人那 么做 , 就认 为一 定得 那 么做 才对。

(叹了一口气) 我此时不 敢再 念我的 台词 了 , 莫尔 家的 老

布兰伦一定会躲在外面什么地方偷听着 ; 我看我还是在

心里默记吧。他说他明天该多大岁数了 ?

布莱敦太太  他才只不过七十六岁 , 他说 , 那样子好像他正等着

过二十一岁生日呢。

阿亚孟  嗯 , 我想他不会等得太久的了。

布莱敦太太  (不愿说出口似的 ) 他还唠唠 叨叨地说 , 他在他家 的

那架老钢琴上弹着一个什么曲子来着。

阿亚孟  (从坐处一跳站起来 ) 那是 我的一 支歌 , 我 让他给 谱个 曲

子的 ! (他冲出门去 , 马上又跑了回来 ) 他不 在外 边 ; 我 想

他肯定是回家去了。(生气地 ) 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?

布莱敦太太  阿亚孟 , 你去上工之前 , 我倒愿意尽量想个办法多

休息一下。你也做得实在太过了。今天你睡了不到两个

小时 , 晚 上 可 还 要 干 一 夜 的 活 儿。 画 画、念 书、 编 歌

儿 , 念莎士比亚。如果你有一架钢琴 , 你一定还要学音

乐。你为什么不认准一样东西 , 别什么都做 ?

阿亚孟  它们都太可爱了 , 我的生活对它们全都需要。

布莱敦太太  没有这些东西 , 我倒也凑合着过得 很好。 (略停。她

走到窗子前去轻轻摸摸那株樱花 ) 还 有 那 个 可 悲 的 罢 工 运

动 , 立刻就要降临到咱们头上来了。

阿亚孟  (坐在那个铺着红布的椅子上 , 阅读着莎士比亚———安静而有

信心地) 不会真的罢工的。老板们不会愿意与工人们干。

我想他们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 , 每周增加一先令工资

的。

布莱敦太太  (这会儿正摸着麝香葵 ) 我 想你们 这个 演唱该 不会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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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要募集基金吗 ?

阿亚孟  (不耐烦地 ) 是 的 , 是 募 基金 ; 那 是 说 如果 万 一真 的 要

罢工的 话。 不管 如 何 , 演唱 会 的 事 跟 我 也 没 有 多 大 关

系。我赞同工人们的 要求 , 在一 次会 上作 过 一次 演讲 ,

支持他们的要求 , 也不过是如此。

布莱敦太太 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肯定会把你的身体搞垮的 , 剩下

一点点的时间 , 你又一天盯着——— (她没说完就忽然停住 ,

一声不响 )

阿亚孟  (把书放到膝盖处———生气地 ) 说 呀———把 你所 要 说 的 话

说出来 : 一天盯着谁 ?

布莱敦太太  没盯谁。

阿亚孟  盯着谢拉·穆尔 宁———那就 是你心 里 所想 要说 的话 , 我

想我说的应该是对的吧 ?

布莱敦太太  对又怎么样 ? 难道这又是个新的法律 , 不准许有他

自己的思想吗 ?

阿亚孟  (带气地 ) 你究竟因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姑娘 ?

布莱敦太太  没有什么。要说起那个姑娘 , 我承认她倒算得上是

一堆棉布头巾里的一块花色漂亮的丝绸头巾。我承认在

别的女孩子都可能在篱笆后边躲着的时候 , 而她却扬起

头 , 走在大路中间 , 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鲜明的阳光下看

清他的脸。可尽管这样—

    〔她又停住了。

阿亚孟  啊 , 尽管怎么样 ? 你说话总是这样半吞半吐的 , 简直是

像发疯了。

布莱敦太太  (硬着头皮说出来 ) 她是个天 主教徒 ; 而 且是个纯 粹

的天主教徒 , 对于一个想要考验教皇法令的人 , 她永远

是不会原谅的。

阿亚孟  可谁要考验教皇的法令来着 ? 生活和人世一切重大的变

迁自然会对一切 事物 进行 考验 , 甚至 包括 教 皇的 法令。

难道你一直以为我不辞劳苦 , 现在也不辞劳苦地要让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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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去熟悉过去那些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 , 就只是为了趴

在地上乖乖地等待接受教皇的法令吗 ? 让那姑娘爱信什

么就去让她信什么 , 爱尊敬什么就尊敬什么 : 这应该由

她自己去作主。她长得非常漂亮 , 说话也很动听 , 跟我

在一起非常亲密 , 这对我就完全够了 , 那怕她相信黑人

的魔神 , 在她的前院儿花园里栽着一根挂图腾的柱子也

丝毫不相干。

布莱敦太太  还有比这更坏的呢。

阿亚孟  比这更坏 , 是吗 ? 那是什么 ?

布莱敦太太  她是爱尔兰皇家警察局一个巡官的女儿 , 我想我说

的是对的。

阿亚孟  那是她想改变也无法儿改变的事 , 不是吗 ?

布莱敦太太  那我知道 ; 可是有很多人都在背地里叨咕 , 说跟我

儿子纠缠在一起的那姑娘的父亲是躺在他们敌人怀抱里

的。

阿亚孟  仿佛除了她自己之外 , 天下就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反对她

的。我喜欢的 是 她 这 个 人 , 不 是 她 的 信 仰 ; 我 爱 的 是

她 , 而不是她爸爸。

布莱敦太太  多半个爱尔半的人都会告诉你 , 一个人应该喜欢什

么样的姑娘不能不受到他和她信仰的影响 , 也不能不考

虑到她父亲的那种生活方式。

阿亚孟  让整 个 世 界都 去 那么 说 吧 ! 她非 常 漂 亮 , 无 论 我 说 什

么 , 她那对小耳朵都非常喜欢听 , 所以 , 那怕她是黑暗

的阴影中生下的女儿 , 我也会抓着她的手 , 把她领出来

让世界所有的人看看。

布莱敦太太  她要是和你在一起熬上一年半载过这种穷日子 , 她

大概也就很有个看头了。

阿亚孟  可她并不喜爱金银财宝 ; 她那热情的心从来没有想着从

中国和日本运来的绫罗绸缎 , 也不会想着东亚的各种香

料。让她披 上一 条 黑 色 的 普通 披 巾 , 穿 着 一 条 普 通 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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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, 光着一双脚 , 她也决不会想着那些爱慕虚荣的女人

所喜爱的更精美的妆饰。

布莱敦太太  啊 , 阿 亚孟 , 你就这 样去 做你那 高贵 的 蠢才 梦吧。

我只是想告诉你 , 每一个正常女孩子的心里都会梦想着

精美的妆饰 ; 我只想告诉你 , 芬格拉斯巡官屁股上叮叮

��响着的长剑 , 他那威名赫赫的头盔上的红羽毛 , 以

及他那制服上的闪闪银光 , 比她可能在你身上见到的任

何东西都更显得百倍的光辉灿烂。

阿亚孟  告诉我些别的什么 , 给我增加点儿希望吧。

布莱敦太太  看你的书吧 , 你用不着听你妈妈瞎叨叨了。

阿亚孟  (走过去轻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) 我是在听着 , 可是我的 心

离你越来越远了 , 妈妈 ,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模糊不定的

形象 , 坐在一只金质的独木船里 , 漂浮在远处的地平线

上。

布莱敦太太  (哽咽地 ) 阿亚 孟 , 我 的 儿子 , 爱 开玩 笑 的死 神 催

促着你爸爸进了天堂以后 , 我可是为你尽了我所有的力

量。

阿亚孟  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得都更清楚 : 天黑的时候 , 你永远

手中拿着个太阳在给我照亮 ; 当你让我在学校里即便挨

着饿 , 也终能免于死亡的时候 , 你好象是富有人家给孩

子花皮 球一 样 , 赐给 了我一 个能 陪着 我玩的 生命。 (他

把手放在她的下巴边 , 轻轻地抬起她那头来 ) 这 个脸 , 曾 经

是个非常细嫩可爱的脸 , 而现在已经满是皱纹了 ; 她那

双仍是深棕色的眼睛 , 曾经是多么明亮 , 现在由于吃力

地展望着未来 , 已经失去了曾有光彩 ; 曾经是挺直的坚

强的背脊 , 现在却已经驼下了背。你好像一片久经风霜

的树叶 , 带着那古铜色的美 , 等待从遥远的冬天吹来的

阵阵寒风把它从树上摇落下来。

布莱敦太太  (轻轻移开他放在她下巴边的手 ) 我的手却仍然还很 有

力气。我的背也暂时可以能承担起许多沉重的负担 ;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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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我的眼睛 , 虽然和过去比起来显得已经有些昏暗 , 但

上帝也还能够看得很远。啊 , 我最好还是脱下这件漂亮

的外衣吧 , 省得它引起我许多非份之想。

    〔她脱掉了外衣 , 仔细地叠起来放在藤筐上 , 然后走过去弄火。

阿亚孟沉思着向窗外望了一会儿 , 然后脱下他的上衣 , 取下宝

剑 , 摘下帽子 , 把它们逐一放在藤筐上。

阿亚孟  (沉思地 ) 今天 晚上 , 在这 大 雨天 他 可 能不 会 来了。 如

果真的他来了 , 我一定要让他代念皇帝的词儿 , 让我把

我自己的台词再熟悉一遍。

布莱敦太太  今天晚上谁要来 ?

阿亚孟  马尔加尼 , 他正在整个都柏林四处寻找一本他要送给我

的书 ; 如果 他找 到 了 , 他今 天 晚 上 一 定 会 给 我 送 来 的

——— 《宇宙之谜》。

布莱敦太太  这个人是我实在不怎么想见到的。由于他毫无顾忌

地蔑视上帝 , 嘲笑一切 大家 认为 非常 庄严 神 圣的 东西 ,

这一带的人全都举起了胳膊随时准备跟他拼命。

阿亚孟  哦 , 蒂姆没有问题。人们应当有点头脑 , 好好体会他所

讲的那些话 ; 在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上 , 一团黑色的火

焰总显得非常跳眼。

布莱敦太太  你要那么说 , 那你真是不理解他们 ; 如果他不愿意

闭上嘴少说几句 , 早晚他会惹到麻烦的。

阿亚孟  毫不相干。

    〔她已经一声不响地把一条披巾披在了肩上 , 仿佛不愿意让阿

亚孟注意到她的任何动作 , 轻脚轻手走向了门边。这时门忽然

打开 , 门口出现了依艾达、蒂姆普娜、芬鲁拉和几个男人。这

三个妇女向门里走了几步 ; 男人们却依然呆在门口。所有他们

的脸都死板得象是戴着面具似的 , 显露出一种呆痴而又绝望的

表情 , 同时也显露出贫困和艰苦生活的印记。依艾达的脸非常

象一个老婆婆 ; 蒂姆普娜是中年妇人的样子 ; 而芬鲁拉的脸却

如同一个女孩子。每张脸上都有数量不同的皱纹表现出她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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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龄上的差别 , 可又全都带着同样毫无表情的神态 , 凝视着人

生。

    〔蒂姆普娜怀里抱着一个两尺多高的圣母像。这个神像原来是

由光辉夺目的纯白、晶蓝以及富丽的金色组成 ; 现在可已经完

全褪色了 , 圣母像镀金部分 , 除了凤冠上还保留着几颗暗淡的

金点之外 , 其余已经全都脱掉。她戴的并不是那种圆顶的凤冠 ;

冠顶的四周排着好象城墙一样的雉堞 , 那样子非常象都柏林的

城墙 ; 圣母像那苍白的脸也被屋里的油烟所染污 , 那样子显得

十分悲惨。男人们都穿着深棕色的衣服 , 女人的衣服是暗灰色 ,

每一件衣服上都不定位的有一块灰暗的蓝色、红色、绿色或紫

色的补钉。

依艾达  (向布莱敦太太 ) 你是否可以送我们一点儿肥皂粉 , 亲 爱

的布莱敦太太 , 让我们给圣母像 好好洗一洗 ? (对其他所

有的人 ) 可我也 经常说 过 , 就 因为 常 洗 , 这 袍子 上的 漂

亮的蓝色 , 衣边上那亮晶晶的金色和凤冠上的庄严的气

派都被洗掉了。下边的 小尔 苏娜 正一 分一 分 地积 攒着 ,

想等哪天把圣母拿到什么地方去给她换上一件崭新的蓝

袍 , 给她浑身装装金 , 让她恢复她原来的气派 ; 可是每

当她攒到一个先令的时候 , 家里又非得用它去买粮食和

柴火 ; 可是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 , 我们艾布拉纳的女神

什么时候会不愿意为了她的信徒们的需要而卖掉自己的

金冠和蓝袍。 (布莱敦太太递给她半袋肥皂粉。极为感激地 )

感谢你 , 太太 , 虽然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同 , 我们这位照

看艾布拉纳 穷 人 的 圣 母 , 一 定 会 由于 你 对 她 的 这 些 供

奉 , 使她的金身增色 , 更多地保佑你和你的好儿子的。

其余的人  (咕噜着 ) 她一定会的 , 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    〔他们让开一条道儿好让依艾达出去 , 蒂姆普娜抱着圣母像跟

他在后边 , 好象排着队似的。布莱敦太太也跟在他们后边慢慢

走到外边去。

阿亚孟  (注意到她的动作 ) 你可不 能再出去 , 一定不能———你 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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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今天晚上这天气。还出去 ?

布莱敦太太  不出去 ; 只是 到路 的那 边加西 莫尔 太太 家去 看看。

她身体不是很好 ; 我答应她 , 在 她还没有 睡着之前 , 去

给她准备些热茶什么的。

阿亚孟  (不高兴地 ) 你对别人的家 比对自 己的家还 要关心 得多 !

一个星期以来 , 你每天晚上总是象一个慈善会的大姐一

样 , 不是为了这样 , 就是为了这样一件莫明其妙的事向

外跑。

布莱敦太太  我知道有一个可怜的老太太需要我来帮忙 , 你让我

坐也坐不住的。我会通夜听到她的声音在那儿抱怨 , 说

我为什么不去给她准备些热茶 , 给她把床铺好 , 让她能

够在这漫漫的黑夜里安稳地度过这一段孤独的时刻。

阿亚孟  等 到 你需 要 他们 帮 助 的时 候 , 你 看 他 们 会怎 么 帮 助 你

吧。

布莱敦太太  啊 , 咱们不知道。一个人不应该这么想 , 如果抱着

这种想法 , 那就会让咱们对于凡是对咱们所不利的事都

感到厌恶。花费一些闲着的时间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

人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呀。

阿亚孟  哪怕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 ?

布莱敦太太  (叹一口气 ) 不这 样 , 我 也会 精 力耗 尽 的 , 至 少 到

时候 , 我这把已经疲惫不堪的老骨头可以去安然永眠而

不会有愧于自己的良心。

    〔当她打开门要出去的时候 , 谢拉出现在了门口。这个女孩子

大概有二十三岁 , 高高而又苗条的身材 , 神态坚强而又始终不

失其优美。她有着一双很大的充满同情心的棕色的眼睛 , 眼神

只是由于某种恐惧的感觉偶尔显得有些阴暗。她的嘴比较大 ,

可是样子非常美 ; 她的棕色的头发很长 , 可是现在已经挽起来

在后颈上梳成了一个很大的圆发髻。她身穿着定做的深棕色苏

格兰呢的服装 , 外面套着一件金棕色的短罩衫 , 头上戴着一顶

宝蓝色的帽子。这些衣服现在都被一件栗色的雨衣盖着 , 雨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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